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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不愿枉为虚名累，无意追风赶潮流
——— 回忆孙佶先生的一件事!

王 正 行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01.）

!- 2//3 4 /5 4 26 收到

孙佶（.72. 年 5 月—
.771 年 8 月），辽宁
沈阳人，.761 年上
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毕 业& .761—.760
年在南开大学物理

系， .760—.732 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

.732 年到北京大学
物理系，.733 年参
与筹建物理研究室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前身），曾任技术物理系教

授，原子核理论教研室主任和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孙佶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国外，没能最后送孙先

生一程& 我对孙先生中态元理论的一些问题与疑
惑，也只能永远存留在自己心中了&
听到孙先生的名字，还是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

的时候& 那时叫做“大跃进”& 这股风吹到校园，就
成了“教改”，让我们这些学生来写教科书& 记得当
时文科最热闹的是中文系 33 级写《中国文学史》，
理科则是我们物理系 38 级理论班写《热力学》& 叫
我们现学现写！写好的书稿，主事的老师让我拿着

去向张宗燧先生请教，记得张先生住中关村中国科

学院的宿舍& 当时原子能系（后来叫技术物理系）
的量子力学教改也红红火火，在大饭厅（现在改成

了百年大讲堂）做过演讲，我由此得知孙佶这个名

字&
我们一进校就知道量子力学难学，西校门物理

北楼（现在成了财务处）张榜公布出来的期末考试

成绩，毕业班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量子力学有近半数

人要补考& 那时四大力学都是一年的课，教改要砍
学时& 主讲量子力学的杨立铭先生说，狄拉克在剑
桥开过 .2 个学时的量子力学，杨先生也可以学样&
连我们做学生的都知道，一个学时有一个学时的内

容，砍学时就是砍内容& 科学无捷径，马克思也知

道& 老师们受压力奉命行事是无可奈何，吃亏受害
的当然还是我们这些慕名投奔前来求学的学生& 原
子能系一成立就神秘兮兮，在那里担任量子力学的

孙佶先生一定是位高手&
真正接触和了解孙佶先生，是我到了北京大学

汉中分校以后& 2/ 世纪 8/ 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三
线”&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名校在三线建分校，
北大分校在陕南汉中& .787 年初冬，北大的力学、
技术物理和无线电电子学这三个系搬迁到了分校&
我当时流落陕南，最后也到了分校& 记得是在“文
革”结束前后，我一边给工农兵学员讲课，一边忙

核参数的计算& 一天，技术物理系主任胡济民先生
拿了一叠论文手稿给我，大约有七八篇之多，都是

孙佶先生写的& 胡先生叫我看看&
我看论文的方法，还是在做研究生时跟王竹溪

先生学的& 先看题目和摘要，这就知道是件什么
事，主要有什么结果& 其实作者和单位也很重要，
有些作者如狄拉克我是必看的，有些作者就可免

看，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悟性，倒不是王先生教

的& 看过题目和摘要如果有了兴趣，第二步看引言
和结论，正文跳过不看& 从引言可以看出问题的背
景和作者的想法，从结论则知道作者做出了什么贡

献& 这里说的贡献，英文是 +9,":);’")9,，而现在中
文里时尚一个拔高了的词，叫做创新& 杂志编辑请
我审稿，总要问有何创新& 其实做出贡献就很不
错，创新谈何容易& 要求发表的论文都有创新，杂
志就很难办下去了& 这当然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
传& 如果自己不想做这个领域，论文就可以放下
了& 若还有进一步的兴趣，才需要第三步，看论文
正文，跟随作者一步一步走一遍，从而知道作者是

用什么方法如何解决问题和做出贡献& 这是王先生
教我看论文的三步曲，也是写论文必须注意的三要点&
把孙先生的这些论文拿回家一看，天哪，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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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石破惊天的大文章！论文总的题目叫做“基

本粒子的中态元理论”，顾名思义，中态元是核心

的概念, 这个理论只用了 !子质量的实验值这一个
参数，就算出电子、质子、中子、" 介子、3 介子、#
超子、$超子、%超子等所有最重要的几十个粒子的
质量, 特别神的是算出了电子的质量，这可是直到
今天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理论能够做到的, 算得的
数值与实验值相比，最好的精确到七八位有效数字

以上，最差的也有四五位, 据我所知，就是到了近
三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够算出这么

精确的结果, 著名的盖尔曼（4, 56.. 7 4022）7大
久保公式用了 " 个参数，也只有两三位有效数字,
孙先生推出的公式都很简单，样子有点像盖尔曼 7
大久保公式，加减幂次和开方,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
程序，在纸带上穿孔输入以后，在当时汉中分校计

算中心那座北京大学自制的庞然大物 &89$ 机（其
实内存只有 &:;<）上，不到 9 秒钟就哗哗哗哗打出
了全部结果,

9）! 译文载《数学译林》98=# 年第 $ 期，袁向东译，吴增校

我这下来了兴趣，赶紧看这些公式是怎么推出

来的, 可是我跟着走了几步就被卡住了, 这个理论
很特别，用的是量子力学的语言，但却不是量子力

学的概念、原理和算法, 对计算规则作了新的假设,
矩阵与矩阵之间，矩阵与矢量之间，按照通常的乘

法得不到文章给出的结果, 这大概是一种崭新的理
论和数学，很像是从量子力学脱胎换骨出来的东

西, 我最喜欢标新立异的东西了，看到这种怪怪的
乘法特别来劲，就像初次看到格拉斯曼（>, 5?0@@A
B022）代数和他那些新奇的微商与积分规则一样
（当然，孙先生的算法并不是格拉斯曼代数）, 可惜
我就是学不会，文章上没有详细解释，说得很笼

统,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商高，他只给出勾股弦定
理的结论，而却对推演证明的绝活藏而不露（这难

免使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证明）, 我就试着去猜，
尝试了许多种可能的算法，仍然凑不出文章的结果

来, 孙佶先生患严重的肺病，留在北京了，不在汉
中, 扫兴得很，我只好暂时放下，虽然没有死心,
不久汉中分校撤回北京，我才第一次见到孙先

生, 胡先生为孙先生安排了一个系列演讲会，记得
是在文史楼一楼西边朝北的一间小教室, 孙先生连
续讲了好几次，一讲就是一个下午, 胡济民先生主
持，大约有五六人听，高崇寿先生也来了, 这种小
会很自由，随时可以打断发问，讨论很热烈, 我在
汉中就存疑的那些问题都问到了，孙先生也一一作

答, 可惜我仍然不明白, 我与孙先生还不熟，不好

意思细问, 所以几次听下来，我还是云里雾中, 我
未能逻辑地一步一步跟随和重复孙先生的推导，这

真的是很遗憾,
整个理论构筑在一些定义和假设的基础之上,

除了明显的假设，也许还有隐含的假设，这大概正

是让我不明白的地方,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引
进一个假设，往往相当于引进多个参数, 这些假
设，就相当于许多个参数, 用许多个参数来算数十
个粒子的质量，算得很精确也是可能的, 所以，即
使在物理上说得过去，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如果仅

仅是为了算这几十个粒子的质量，这个理论的意义

就没有初看起来那么大, 好像高崇寿先生也是这种
感觉, 于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理论在物理和数学上
能否站得住，以及除了给出这些公式精确地算出这

几十个粒子的质量之外，他还能进一步提供哪些有

意义的预言, 这就需要对他做进一步的推敲与发
掘, 当然，仅仅作为用这种方法凑出来的经验公
式，也是很有意思和值得参考的, 凑公式也是一门
绝活，当初普朗克若没有用内插法凑出了他的黑体

辐射公式，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量子论,
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不了了之, 说实在的，

按我的经验和看法，当时国内的几家主要刊物无论

哪一家，都很难接受和发表这些论文, 因为这既不
是一个时尚的题目，使用的又不是为大多数人认可

和接纳的标准的理论，而完全是孙先生自己独出心

裁另辟蹊径的创造，现在时兴用一个简短但语义含

糊的词，叫做源头创新, 这完全是不合时俗的一种
异端, 彻底的新东西往往都是如此, 说心里话，我
真心地希望能够有一个合适的刊物来发表孙先生的

这些论文, 这些论文凝聚了孙先生多年的心血，也
许真的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 那时条件还差，不
像现在，只要有钱或者靠上一位爱玩科学的大爷大

款，就可以出书，就像欧洲古代的乐师（现在叫音

乐家）在上层显贵中找保护和赞助人一样,
98=9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戴孙（C,

D, EF@G2）曾经作过一个精彩而切中时弊的演讲，题
为《不合时尚的追求》, 9）戴孙对量子场论中的重正

化理论有过重要贡献，是费曼（H, C6F2B02）的好
友, 他在演讲中呼吁：“我们应拨出一部分经费，也
许是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支持从事非时尚工作

的不合潮流的人, 我们不应该害怕看到做傻事，或
是看到一堆破烂；我们不应该害怕支持可能完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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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冒险事业&”他指出，“那些仅仅支持搞无危险、
无犯错误机会的研究的机构，实际上只是支持了平

凡的人& 如果我们靠良知和勇气，支持不时兴的
人，去做正统观念认为是不对题和冒险的事，这就

提供一种好的机会，为科学拯救很难得到的索福斯

·李（ ./#!’0 1)2）或是赫尔曼·格拉斯曼（3245
6*,, 74*006*,,）& 当我们时代的所有时髦动人的
成果早被人遗忘之后，他们的思想仍将驰名于世&”
李和格拉斯曼的工作在他们当时都不合时尚和得不

到支持&
苍天有眼，造化是公平的& 孙先生不随俗的工

作终于在美国找到了知音& 几年后孙先生告诉我，
主要的几篇论文都已经被接受和发表在美国的《强

子杂志》3*84/,)+ 9/’4,*( 上，并拿出寄来的抽印本
给我看& 可是我当时杂事太多，注意力过于分散，
那些存疑的问题也就顾不上再问& 虽然我后来与孙
先生很熟，可以随便发问了& 孙先生当然还继续在
做& 后来我的一位研究生张登志拿着一篇论文来找
我想发表& 我一看是算介子质量的经验公式，就问
他是不是找过孙先生& 他说是& 于是我告诉他，可
以试试投给美国的《强子杂志》&
后来孙先生的精力就没有完全用在这种天马行

空我行我素的工作上，而是也跟着时尚和潮流走，

进入主流，做了物理的追星族& 在 :; 世纪 <; 年代
末和 =; 年代初，孙先生做了很长时间夸克集团模
型，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还专门请他去作专

题演讲& 孙先生在这个方面也带出了好几位研究
生& 看来随大流更容易得到知音与共鸣& 阳春白雪
与下里巴人，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这个道理& 不过
孙先生的兴趣和关注的重点，仍然还是一些基本和

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量子场论中的发散困难这种

很少有人敢啃的硬骨头&
记得那时一次在三角地新华书店门前遇到孙先

生，他说刚从办公楼回来& 在“文革”初期他家所受
的伤害和损失，在校党委的多方努力下，终于有了

解决& 那天孙先生心情和精神都特别好，拿出了一
封诺贝尔奖物理委员会给他的来信对我说，他们请

孙先生提名推荐当年的物理奖候选人& 能够受到诺
贝尔奖委员会的敬重，受邀提名推荐诺贝尔物理奖

候选人，这对于一个做物理的人来说，无疑是值得

骄傲和自豪的一种荣誉& 孙先生在国际上也算知名
了&
孙先生后来主持系学术委员会，这占去了他的

许多时间与精力& 那是处理人际关系，在各种力量

与利益之间走钢丝找平衡& 这也是一种政治，完全
不是学术，不是做学问的性情中人玩的& 我也曾被
诱惑误入这种角力场，幸好觉悟了赶紧逃出来& 等
我从国外回来，孙先生已经仙逝，我永远失去了再

与孙先生讨论他的中态元理论的机会&
孙先生最后得了不治之症，应该抓紧时间享受

所剩不多的人生了& 可是每次去看孙先生，只见他
的案头仍然堆满资料与算草，谈话还是三句不离本

行，还惦记着把他量子场论的讲稿整理成书& 可见
这就是孙先生心中最好的人生& 爱因斯坦在普朗克
>; 岁生日的聚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感人的讲话，
题目是《探索的动机》& 大意说，从事科学研究与探
索的人，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为自娱，一类为名利，
而如果只有这两类人，科学的殿堂都不可能存在&
还有像普朗克这样的第三类人，他们像出家的修

士，像堕入爱河的恋人，他们把科学视为自己精神

生活的源泉，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激情与生命& 其实
这类人在我们身边就有，我觉得孙佶先生就是其中

的一位& 孙先生的最后一篇论文《量子电动力学的
紫外发散》没有来得及完成，是在他逝世以后由他

的入门弟子马伯强教授帮助整理成文发表在美国

《强子杂志》的& 这又是一个不随俗的工作&
“成坏本来空，何用感兴废&”这是诗人王惕山
的人生感悟& 因为正如戴孙所说，“从新思想的孕
育到他成为科学思想的主流，通常要磨蹭五十或一

百年&”一件事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正确还是错
误，是精品还是破烂，是绝活还是蠢事，往往并不

取决于当时时尚与潮流的反应，而要等到身后许多

年才能做出正确与恰当的判断& 这对于逝去的人来
说，已是人去物休万事空了& 所以，人生贵追求，
不以成败论英雄& 一个做学问有追求的人，总是希
望有机会能对自己心中的最高目标发起冲刺，而不

是把生命消耗在一些平庸和可做可不做的小问题

上&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
要的只是追求的过程& 这才是生命的本意& 我对孙
先生的中态元理论并没有弄懂，没有资格评论& 不
过孙先生的这种精神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相信也

会感染更多的人&“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
行何如，毁誉安足论”& 看淡了虚名，就可以不在意
别人的评说，只管走自己的路& 这是白居易写给后
人的座右铭，孙先生是实行了这一铭文的& 不愿枉
为虚名累，无意追风赶潮流，这才有了孙佶先生对

基本粒子质量问题不合时尚的探索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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